      課程名稱：跨國對話－永續農業發展在台灣
· 上課日期10/23（六）0930-1200　

· 講師/主持人：吳東傑  伊麗莎白‧韓德森（美國永續農業運動主席）

· 任職：綠色陣線協會執行長

· 吳東傑學經歷

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畢業；曾任職北投農會、中時晚報記者，並長年從事環境運動；現任綠色陣線協會執行長，主要關注海洋環境與政策、有機農業、社區營造、有害事業廢棄物(台塑汞污泥案、台鹼安順廠戴奧辛污染案)等議題。譯有《失竊的未來》(Our Stolen Future)。

   伊麗莎白‧韓德森（美國永續農業運動主席）學經歷

伊麗莎白.韓德森已經在麻州與紐約州從事有機農法27年。她是東北有機農法協會（NOFA）的活躍會員、全國永續農業運動的共同主席，以及農業正義計畫工程的指導委員會。每年冬季,她替農業報與農業期刊撰文，並在美國農業會議舉辦工作坊。伊麗莎白.韓德森與西北有機農法協會其它會員共同著有真實塵土：農民述說東北部有機與低度投入實際作法，最近並剛與羅白恩.凡恩共同完成了最新版的共享收成：社區支持型農業的市民指導手冊。

上課內容：

 社區支持性農業的本質是一群人與一塊土地或一片區域土地間的相互承諾。農地餵養人們，而人們支持農地作為回報，並共同承擔內在的風險與享有潛在的產品報酬。在較為傳統的社會，人們視此連結為理所當然。在農業社會裡，如美國早期，大部分人自己種植作物或是從鄰近的農村採買食物。我能想像一些無法理解為何要如此大驚小怪的人。與培育出食物的土地相連結真是正常的。然而，像美國這樣工業化的國家，我們必須重新創造人類生活狀態的首要基礎。

美國最初一開始的社區支持型農場是位於麻州的「印度安線農場（Indian Line Farm）」與新罕布什爾州的「天普-威爾頓農場（Temple-Wilton Farm）」，兩農場皆成立於1986年，並建立了「社區農業」的架構。社區支持型農場將所有的產品分給所有會員與股東。印度安線農場分配其產出，以確保每位股東分到相等的一份或半份。天普-威爾頓農場允許股東拿取他們所需，無論當初他們支付多少股資。 
這些農場形塑了社區支持型農業的完美映象：一個順利運作的有機或自然動力農場，將其產品分給與農夫共享風險與利益的支持者。因為確保銷路與收入，農夫可以專心生產高品質的農產品，並細心地擔任土地守護員。會員得以吃到有史以來最新鮮、美味、營養的食物，這些會員彷彿本身就像是只需費了很少心力的耕作大師。藉由隨季節性的飲食，這些會員還有他們的小孩學習有關食物生產並與特定的土地做更深的聯結。他們尊崇作事人的農作技術與心力，並以友誼、財力支持和協助農事來表達對農民的感恩。會員與農民結合成一個關鍵、有活力的社區，這個社區慶賀著社會豐富性與生物多樣性，並讓食物正義與糧食安全成為真實。在地、區域與國際性社區支持型農業網絡及其它永續食品企業供應會員一年到頭環保的食物與公平貿易食品。       

只有約四分之一的社區支持型農場仿製社區農場的架構。在維蒙特州三十個社區支持性農場裡，只有一個專為股東生產，其餘的農場繼續將產品賣到各類的市場。每個農場參與食物種植與配送的會員數量各不相同。極端的社區支持型農業要求所有股東投入某些農事作為他們的股份投資。位於紐約的Genesee 有機村就是社區支持型農業的一個極端，而我是其中的一位農人。有些就如同眾所皆知的社區支持型農業「參與俱樂部」，這種類型的農場工作人員投入所有的農事工作，會員繳交費用，得以每週領取一箱、袋的農產品。這種俱樂部形式類似在英格蘭變得普遍盛行的「箱制度」。大多數社區支持型農場介於這兩者間，會員自願性地在特定的工作日自願投入農事，幫忙配送或是從事一些「農事股份」以抵扣他們的會費。除了供應食品外，大多數的社區支持型農場也發佈工作日報讓其會員了解農場運作、糧食耕作、處理之過程，還有如何將食物做最佳使用。 

我們不知道在美國或北美洲有多少的社區支持型農業。贊成社區支持型農業的羅白恩.凡恩中心（The Robyn Van En Center）在它的網站上（www.csacenter.org）羅列超過1200個社區支持型農業農場。在2005年時，重遊明日農田（Farms of Tomorrow Revisited）一書的作者史蒂芬.麥克菲登（Steven McFadden）估計有1700個這樣的農場供應250,000個家庭所需。我的確知道各個農場在規模上差異非常大，從三個股東到2300個都有。這些農場最北遠至阿拉斯加的伯爾瑪（Palmer, Alaska），最南則至佛州的蓋恩斯維爾（Gainesville, Florida）或是加州的聖地牙哥（San Diego, California）。最密集的區域在東北部約雙子城（Twin Cities）附近、北西上半部的麥迪遜（Madison），以及加州的灣區（Bay Area）。社區支持型農場的數量持續增加，區域網絡像是魁北克的愛克特瑞（Equiterre）或是紐約的公平食物（Just food），皆提供了技術上的協助。

美國、日本及其它國家社區支持型農場的會員已經表示農地聯結、無農藥殘留食物以及在教育中讓孩童了解關於食物如何生長之重要性。許多人反應當他們的小孩親身到農田幫忙採收蔬菜後，小孩們吃更多的蔬菜。有孩子的會員佔社區支持型農場的大多數，許多父母表示他們是為了小孩而加入的。有一位和諧村的會員寫出了他的意見，我想他的意見是父母的典型意見。他說：最大的好處是我們的小孩看見了蔬菜從何而來，而我相信這讓小孩體會到蔬菜是多麼美好的恩賜，因此願意吃菜。

在我接觸數百個社區支持型農場裡，用來撰寫共享收成：社區支持農業的市民指導手冊的農場，沒有一個是相同的。每一個成功的案例都反應其農地與社區獨特的需求、天賦與資源。參與者正不斷創造社區支持型農業，創造一系列絕妙的組織解決方案。當這些參與者在他們的社區站的更穩健，社區支持型農場也日漸成熟、開花結果，並能與其它的農場共享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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